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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回  光緒帝

　　提起光緒帝，誰也都會聯想起三十六年前，鬧得沸沸揚揚的那次戊戌政變來。可是這個可憐的皇帝，卻就為了這一次的政變，

而被太后奪去了所有的權柄，使他在實際上降為一個幽禁深宮的政治犯。這一次我們上奉天去的一群裡，也有他在內。　　他從前

也沒有上奉天去過，這一次正和太后一般的還是初次臨幸咧！但是他似乎覺得很高興，象一個放了假走出學堂的學生一樣。其實他

的年紀大概是正在三十和三十五之間，不過他的面貌很帶些稚氣，看去還象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。他的生身的母親，便是本書

中的主角慈禧太后的同胞姐妹，他的父親便是咸豐皇帝－－慈禧之夫－－的兄弟。光緒出世後不到幾年功夫，他的母親便死了；從

此，就給太后收做乾兒子。所以他們母子之間，原是很少真正的感情的；即使沒有那次戊戌政變，太后也不會允許他長此大權獨攬

的。到了後來，差不多只有那些關於祭祀或舉行什麼典禮的諭旨，才是朝臣們受了太后的旨意，用光緒的名義所頒發的；其餘一切

稍有關係的，便全是由太后直接頒發。

　　光緒的妻子，隆裕，在那個時候，便是所謂「皇后」；伊的父親喚做「桂公爺」，就是太后的兄弟，當然也就是光緒生身之母

的兄弟。所以光緒和隆裕兩個人，在事實上原是姑表兄妹。雖然如此，他們中間卻並無什麼真正的愛情夷言。本來，從前時候男女

的婚姻問題，都是由父母代為決定的；雙方全象瞎子一般的聽憑人家掇弄著，因此家庭間往往會有不幸的事故發生。光緒雖然貴為

一國之君，但也跳不出這種束縛，所以後來弄得他和隆裕兩個人，不但毫無情愛，簡直彼此都在怨恨著，切齒著，象仇敵一樣！

　　在光緒的一生中，他所真正愛過的女人只有一個，便是珍妃。可是珍妃當庚子年鬧拳亂的時候，已給那些太監們把伊丟在神武

門東角井中去了。因為他們覺得珍妃是宮裡一個無關緊要的人，不值得辛辛苦苦的拖著伊一起逃往西安去，便爽快的把伊端送了。

（據說珍妃的屍身至今還不曾取出來，只是在井口上加蓋一方古板而已。）當然，太監們要是不奉什麼人的暗示，也決不敢這樣膽

大妄為的；那未這暗示又是誰所發的呢？

　　喏！喏！不是別人，便是吾們的太后！太后因為光緒平日寵愛珍妃過甚，早就不歡喜伊了；待到戊戌政變鬧出來之後，又有人

在太后跟前進了讒言，說珍妃就是慫恿光緒幹那一回事的主謀者，於是太后便決心要處死伊了。

　　珍妃一死，光緒的內心上所受的痛苦，自然是深切到了極點，他所僅有的幸福，僅有的快樂，從此是完全消滅了！可是他終究

還是一個皇帝，又不能象平民一樣的輕易自殺，輕易出走，他只能獨自暗暗傷心流淚而已。珍妃還有一個同胞的妹妹，也是嫁給光

緒做妃子的，喚作瑾妃。自珍妃被害之後，光緒便格外的愛惜伊了；他覺得只在伊那裡，還可得到一些心靈上的慰藉。這一次隆裕

和瑾妃兩個人，也是一起隨著太后上奉天去的，伊們同居在一輛車上，彼此倒還和睦；可是這兩個人在宮中都沒有什麼特殊的地

位，一般的只是吃飯穿衣罷了。因為瑾妃只是一個「妾媵」式的妃子，而隆裕雖為皇后，卻也不得太后之歡。個中的情節，真是曲

折得令人難解：照理說，太后既因光緒太寵愛珍妃而深惡珍妃，那末伊總該歡喜隆裕了，何況隆裕還是伊老人愛嫡親的內姪女呢？

然而伊竟不愛隆裕！大家庭中原是最多氣鬧的，在宮中，所有的人尤其不能和睦，真是怪事！

　　太后對於光緒既是這樣的漠漠無情，那末為什麼這一次上奉天去偏要帶著他同走呢？這中間的緣故，我們這些人差不多全知

道；就是光緒他自己，也何嘗不明白。總括的說一句，便是太后對於他還是不信任，惟恐他在脫離了伊的監視之後，再有什麼不良

的企圖；所以太后無論到什麼地方去，總是很不放心，非得把這一個特殊的政治犯帶著同走不可。也許伊也相信光緒此刻確已沒有

什麼野心了，但是伊還擔心那些朝臣中或者再會有六君子那樣的人，在伊離京的時候，乘機出而煸惑光緒，勸他利用外力，再把太

后的政權奪去，這一慮當估是很有幾分可能的；而太后的性氣，偏又是特別的歡喜弄權。雖然伊已經貴為太后，一切享用，無不遠

出別人之上，可是伊並不滿足，伊覺得尚無實在的政權，在伊自己的手掌中把握著，所有的榮華富貴，便一齊等於零；因此伊不惜

冒了絕大的危險，不顧各方的誹謗，拚性捨命地緊握著伊的政權。我往往見伊為著一件疑難的朝政，以致於終日寢食不安，便不禁

暗暗的懷疑，究竟伊為著什麼緣故而能長時期的樂此不疲呢？

　　同時，在光緒那一方面，他倒十二分的達觀，因為他認識得非常的真切，他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自己要希望執政，真如大

海撈針一般的不可能；至少限度，在太后活著的時候，他不再想做一個舒舒服服的真皇帝了。所以他倒並不悲傷。他把自己的遭遇

一概付之於命運，這樣的一瞧料，他的精神上，竟愉快得多了。就像這一次上奉天去，他雖明知是太后存心要監視他，但他只當是

自己有興想出去遊玩；一路上憑著車窗，恣意的賞覽野景。待到每一次列車停止的時候，我們這些人除掉少數須留著服侍太后外，

其餘的都可以走下車去隨便閒逛；這時，光緒也往往跳下來，跟我們在一起走動。他的身量很短小，臉上還帶著幾分稚氣；但交不

驕傲，說話也很暢達動聽。

　　他對我們這些女官，都看得象朋友一樣。我的小時候的經歷，他大概也很清楚，所以他時常想跟我說話。他問我關於歐美各國

的鐵路的情形，以及各國當時的君主或元首們的性情和鐵事；我只把自己所知道的少許告訴了他，他已是非常的歡喜滿意了。

　　「要是在事實上我是一個真正的國君的話，」有一次，他很興奮地向我說道：「能夠象老佛爺一樣的有權統治全國，那我第一

步就是照著你所講給我聽的那些外國的君主或元首的辦法，上全世界走一圈。當然，我也歡喜微服出遊，不願意使人家知道我的真

面目；因為這樣的遊玩，才有滋味。象此刻我們是多麼的拘謹？我想在陸地上玩，必須還不怎麼有興；倘能在大海中浮游，那樂趣

便越發不能想像了！便是在出國之前，屬於我們自己國內的各處大城市，凡有火車可以通達的，我自必要先去看看。對於出外旅行

這一件事，我確有一種特殊的傾向，每當我想到我們這一次旅行不久就要回去的時候，心上便覺得無限的不痛決。」

　　真的，我相信如果太能夠允許他的話，他一定會永遠不想回去。因為他回去之後，便只能終年的關在禁城裡或頤和園裡；而在

這兩處等於監獄式的區域以內，他還是不能自由行動。說明白一些；他簡直比那些地位較高的太監都不如；而他所說的話，無論是

命令別人，或督責別人，也往往沒有什麼效力，較之我們幾個給太后所寵信的女官，真是相差太遠了！所以他只要一想到這些情

形，一想到回去，他的一雙眸子裡，－－那是一雙很大又很靈活的眸子－－便立刻現出一種黯淡的神情來。

　　如其太后不把他的政權全奪下來，仍讓他自由處置，他也許會給中國做些有益的事情。這是他自己永遠所認為遺憾的。但是他

終不敢向太后作半些表示。讀者可不要怪他太軟弱了。因為無論他軟弱也罷，強硬也罷，照宮裡的習慣，做母親的盡可隨時替伊的

兒子攝政，而做兒子的，更無論如何，不能反抗。於是光緒的才幹，也給這個習慣所埋沒了！我相信他的思想的確是前進的，他的

識見和能力，也足夠擔當起改善清政的那副重擔子來，可惜太后不肯讓他有施展的機會。否則不論滿清政府興亡與否，中國所受的

外患和內亂，總比如今好一些！

　　他所穿的旅行的服裝，當然又和那些隨駕大臣是不同的：他的一件箭衣是天藍色的緞子所制的，上面用金線繡著無數的長壽

字；這件衣服的尺寸對於他的身量是很吻合的，穿著極適體，加上了他那清秀的面貌，真好算是一個翩翩美少年了。在這件箭衣的

外面，他還有一個沒有袖子的背心穿著，也是緞子做的，不過是黑色的，這上面也同樣用金線繡著許多的長壽字；但是依我看來，

這件背心實在是多餘的，而且在這黑色的背心的外面伸出了兩支藍色的長袖，可說是難看極了。

　　大凡富貴人家，不論男女，十九都是愛用金銀珠寶的裝飾品的，惟有光緒，卻絕對的厭惡這些東西；他這個古怪的脾氣之養

成，當然是多分受著惡劣環境和種種不如意的遭遇的影響，只要稍明事理的人，都有估料得到。但是每一朝的皇帝究竟該用多少金

銀珠寶的裝飾物，宮裡頭原也不曾有這種特殊的祖訓規定著，只憑各人自己歡喜而已，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去干預光緒為什麼不用這

些東西了！可是在他所戴的那頂黑緞制的瓜皮小帽上，卻有一顆龍眼大小的珠子綴著，那地位恰好是在他的眉心的上面，這顆珠不

但很大，而且晶瑩光潔，迥異凡品，嵌在這一頂烏黑的小帽上，越發閃爍動人。然而光緒的所以用這顆珠，卻決不是為著求好看，



而是含著一種紀念的作用。在他平日的神情中，不難發現他這個用意；可是他實在紀念的是誰，那就不能武斷了。他的帽頂上還有

一個用紅色的絲線所打就的結子，和一撮尺許長的紅纓，都是非常的鮮豔奪目。在他腳下，也跟那些大臣們一般的穿著一雙黑緞的

靴子。我時常在想：象他那樣的人物，要是穿上了一套整齊的軍裝，必然是十分英武的。

　　雖然在事實上，他已經是一個被廢的皇帝了，他是終年的象坐在愁城裡一樣，但是宮裡頭的那些繁文縟禮，偏又放不過他。太

后的意思，只是想強迫著他做一個十足的傀儡罷了！譬如象吃飯這件事，他每餐也得享受那一百碗多得沒有意思的菜，而且這一百

碗菜便跟太后所吃的相同的，不管他的口味如何，從來不能掉換的；因為他的菜是跟太后的一起煮的，他自己當然不能隨便做主或

挑選了！尤其難堪的是他每餐也得獨自一個人，冷清清地的吃喝著，他的妻妾，隆裕和瑾妃兩個人，必須上太后的車上去侍候，待

太后餐畢之後，就和我們這些人一起走上去，吃太后所吃剩的菜；於是伊們便難得有跟光緒同餐的機會了！可是太后對於空虛每餐

必來侍奉的媳婦－－隆裕，還是很淡漠，說話是一個月平均不到一句，眼角上老是象不曾瞧見伊一樣。也許在太后的腦細胞上，根

本沒有這位皇后的影子。

　　可憐的光緒，他所處的境地簡直比一個尋常的百姓更痛苦，有時候，他只能勉強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，引逗引逗自己，從淚

眼中迸出一絲笑意來。但是他對於皇太后真是害怕極了，他只能時時刻刻的留心著，不讓自己有半些足以使太后不歡的舉動做出

來。不僅是行動上必須十分留心，便是他說一句話，也得再三的考慮；因為他永遠是不得自由的，他無論是跟誰說話，總有幾個太

監在不很遠的所在傾聽著，只要他有什麼怨恨的話或不很正經的話說合來，他們就會立刻前去告訴太后，到晚上他睡的時候，還是

有人竊聽著；他們都希望能夠多聽到幾句話，好去向太后獻功。

　　為著這種的監視，所以光緒連說笑話的自由也幾乎被剝奪了！尤其是在這御用火車上，因為地方太狹窄，他所受的監視也在無

形中變得格外嚴密起來。他的旅行的舉，更因此而大減；甚至會使他發生馬上回京之想。理由是在宮中或頤和園內，他偶然還可以

得到幾分鐘的自由；這短短的四五分鐘的空隙，對於他，真比什麼都寶貴。他可以儘量利用他們來開玩笑。然而他所開的玩笑，卻

總是脫不了孩子氣的，我至今還記得有一件事實，極好做他富有稚氣的明證。

　　每天早上，凡在宮中稍有地位的人，都得去參加早朝；－－這是和廷臣們所參加的早朝不同的，我們去參加早朝的意思，只是

去向太后叩請晨安，並不需要計議什麼國家大事。－－光緒也是出席者之一，於是我們便利用這這個機會，每天做一次極短的談

話。但有一天的早上，他忽然和我開起玩笑來了！因為每當太后從伊自己的屋子裡走出來接受我們的參賀的時候，必先有一個走出

來喊道：「來啦！」這樣一喊，大家便知道太后的聖駕快到了，慌忙一齊跪下去，叫頭迎接。這一天，太后還不曾出來，光緒忽然

回過頭來向我說道：「來啦！」我想不到他會跟我開玩笑，竟不曾注意他自己有沒有跪下去，便信以為真，撲的跪倒了；後來大家

都笑了，我才知是上了他的當。

　　太后也許根本還不曾起身咧！

　　可憐的光緒，在名義上他是一個皇帝，但他是如何的孤寂悲傷啊！他只能從這樣幼稚不足道的玩笑之中，找到一些快樂，更是

何等的悽慘？當時我受了他的騙，雖也會陪他笑了一會，可是退下來一想，我真忍不住要替他哭了！我可以斷然的道，除卻這種無

聊的玩笑以外，他不用想再找到什麼快樂；他心裡頭所愛做的事情，偏不能做，不愛做的事情，卻偏要他做。總之，無論到什麼地

方去，他始終是一個囚犯的身份！

　　我們的列車，一到晚上就要停了；大概車子在晚上的行動，不免有礙太后的安寧的緣故吧？車子既停，一切聲息，也就同歸於

盡；這樣，太后便可安臥了嗎？不，不，以太后的尊貴，豈能露宿在野外而沒有一些防衛呢！所以每到我們的車子一停，在後面遙

遙地追隨著的一列兵車，便也跟著停下來；幾百名武裝整齊的警衛軍，忙從黑暗中爬下車來，悄悄地在我們這列車的四週，布開了

防哨。而在太后和光緒所乘的（光緒的車上，兩邊也各有一條藍色的巨龍漆著。）兩輛車的旁邊，拱衛得格外的嚴密，簡直是全部

給包圍住了。不過，太后自己還是可以自由下車的，只要伊高興的話；而光緒卻不能越雷池一步了，旁的人也一概不准走上去。他

可說是已跟世界上的一切人，一切物，全隔絕了，和寂然獨處的孤魂野鬼無異。惟有在睡夢之中，他方能暫時逃出這個到處有惡魔

躲藏著的大圈子去。

　　在我平生所見過的許多人裡面，他真可算是一個最不幸的腳色了！同時，他又是一個最討人憐惜的人。

　　我想，這一次上奉天去的遠遊，對於他，至少會有一些安慰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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